
■本报记者 钱蓓整理

工业时代的杨树浦路曾是一条不眠之路， 位于杨树浦路

2086 号的上海第九棉纺织厂（简称“国棉九厂”）见证过这一切。
国棉九厂是上海棉纺麻纺重点企业，杨浦区十多家棉纺

厂之一。 前身为大纯纱厂，创办于 1895 年。 1949 年上海解放
后，中纺第二制麻厂和中纺十四厂合并改称中纺公司上海第
九棉纺织厂，1950 年 7 月更名为国营上海第九棉纺织厂，开
始了新的棉纺产业时代。

国棉九厂曾经获得荣誉无数，出过劳动模范，得到过国
家创造发明奖，被评为“大庆式企业”……1992 年的行业转折
点到来之时，厂里有职工 9019 人，厂区占地面积 121079 平
方米。

现在，国棉九厂已经停产，大部分厂房被拆除，只留下一
幢水塔与一栋厂楼。 这栋楼现在被用作上海杨浦滨江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的办公楼，修旧如旧。

工业时代的记忆伴随这栋厂楼留了下来。 去年，复旦大
学调研团队与杨浦区委宣传部、区政协合作调研杨浦滨江工
业遗存，国棉九厂的这栋楼也在其中。 调研组访谈了在上海
第九棉纺织厂工作过 16 年的员工徐崇伟， 听他讲述一个普
通工人眼中的棉纺产业变迁。 我们获得调研组及杨浦区相关
部门独家授权，选登、摘编了部分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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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工厂： 四班三运转， 全天不停产
问 ： 徐老师 ， 介绍下您在国棉九

厂的工作经历吧。
徐： 我 1981 年退伍分配到国棉九

厂， 主要从事保卫工作。 九厂规模大，
实行四班三运转 ， 全天不停产 ， 棉布

统购统销， 不愁销路 ， 我们的任务就

是大力促进生产。
杨树浦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

一条不眠之路。 当时 28 路公交从黎平

路到闵行路来回走 ， 早上 5 点半发首

班车， 晚上 11 点过后就最后一班了 。
我住保卫科， 就在厂门口 ， 只要公交

车一响就知道几点了。
28 路 公 交 整 条 线 上 有 三 个 大 的

棉纺厂 ， 十二厂、 十七棉和九棉， 每

个 厂 每 班 大 概 2000 多 人 ， 都 坐 这 28
路 车 来 上 班 。 厂 门 口 就 是 一 个 车 站 ，
专门为我们设立的， 现在还在 。 早 班

女 工 “哗 ” 像 潮 水 一 样 涌 进 来 ， 过

一 会 儿 晚 班 女 工 下 班 又 像 潮 水 一 样

涌 出 去 。 晚 班 的 时 候 很 多 男 同 志 过

来 接 送 爱 人 。
国棉九厂最辉煌的时候是上世纪

九 十 年 代 初 ， 厂 里 上 缴 的 利 润 达 到

5400 万元， 作为纺织工人感到蛮自豪

的。 当我们完成生产任务或者有重大

节庆活动， 比如劳动节和国庆节 ， 杨

树浦路上会非常热闹 ， 各厂都会开出

自己的彩车， 敲锣打鼓庆祝 。 我们九

厂 的 彩 车 和 队 伍 可 以 说 是 很 气 派 的 ，

厂里有一支很大的锣鼓队， 出门一敲，
整条街都沸腾起来了。

问 ： 做保卫工作有没有什么印象

深刻的事情？
徐 ： 我们做保卫工作 ， 与市里经

济保卫科对口 ， 比较头痛的事情有两

件， 一是防火 ， 二是防盗 。 改革开放

以后大家喜欢穿各种时装 ， 工作时换

工作服， 把自己的衣服放在更衣室里。
一个更衣室里有几千人 ， 有些不法分

子趁更衣室看管人员打盹， 进行偷窃。
要知道每逢发工资的时候 ， 女职工的

钱都放在更衣室里 。 我们遇到的最大

一起案件是有人一口气撬了 100 多个

更衣箱， 直到女职工回去换衣服时才

发现。
我破过最大的一起案件是这样的：

有一次发工资的前一晚 ， 工资科的保

险箱被撬了， 装着职工工资的信封被

盗， 导致一部分职工的工资没办法按

时发放。 我们在公安局的指导下 ， 发

现保险箱上的一枚指纹 ， 和当时有嫌

疑的人的指纹进行比对， 抓到了人。

问 ： 纺织厂女工多男工少 ， 大家

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徐 ： 我们九厂两边都是电站辅机

厂， 他们男工多 ， 我们女工多 ， 组成

了很多家庭。 两个厂的男女工人有通

过家里或者团委介绍认识的 ， 有跳交

谊舞认识的。 谈对象后 ， 隔壁厂的男

工就会来厂门口接人。
我们厂里男工主要从事辅助工作，

包括修理机器、 后勤保障等。 男工少，
基本上不愁找不到老婆 ， 幸福指数比

较高。

问： 您的家庭生活呢？
徐 ： 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单纯 ， 从

部队回来就去厂里， 一切都交给厂里。
厂 里 的 领 导 会 关 心 你 有 没 有 “过 几

关”， 包括生活关、 婚姻关。 当时组织

部长经常问， 有没有女朋友啊 。 我现

在的爱人当时也是厂里的， 总务科的，
经我堂姐介绍认识 ， 我堂姐也是厂里

的 。 建 立 家 庭 后 ， 房 子 是 厂 里 分 的 ，
生 了 小 孩 以 后 ， 托 儿 所 也 是 厂 里 的 。
所以说， 天一亮眼睛一睁 ， 就抱着小

孩往厂里跑， 一到厂里好像什么事情

都结束了， 我爱人到她的岗位 ， 我到

我的岗位， 下班的时候又到托儿所把

孩子抱回来。 生活很简单 ， 就是两点

一线， 什么都不需要担心。
后来纺织厂走下坡路 ， 我们决定

两个人调出一个 。 我留下来 ， 我的爱

人调到纺织局下面的一个房地产公司。
这个公司没搞好 ， 后来解散了 ， 我的

爱人就回来了。

守纪律： 谈恋爱， 说好六点半见面就是六点半
问 ： 您在厂里属于管理人员 ， 管

理这个厂有什么方法或者策略吗？
徐 ： 厂里的管理就防盗来说 ， 公

安局提出了六个 “合格”， 包括更衣室

合格等， 都有标准 ， 一条条考核 。 我

们严格按照这个要求来做 ， 被评为公

安系统的先进， 我个人也得过三等功。
厂里干部素质很高 ， 抓生产 ， 抓

职 工 发 展 也 有 很 多 方 法 。 工 会 提 出

“六看”， 什么上班看脸色 、 吃饭看胃

口、 工作看干劲等等 。 你家里有点什

么事情， 比如和爱人吵架了 ， 领导马

上会做思想工作， 很细致。
1984 年黄海地震， 我正在厂里值

班， 日光灯 “啪 ” 掉下来 ， 车间也在

晃。 过一会儿纺织女工都往外跑 ， 外

面的居民也往外跑， 就听到 “地震啦，
地震啦！” 我们打电话给公安局， 公安

局 回 答 “呆 在 原 地 不 要 动 ”， 防 止 踩

踏 。 我们有个 “夜厂长 ” ———不是真

的 厂 长 ， 负 责 夜 班 生 产 ， 一 路 喊 ：
“没什么事情， 都进车间 ！” 女工们一

看 厂 领 导 都 在 ， 也 就 安 心 进 车 间 了 ，

不然当时里面的人往外涌 ， 外面的人

想进来， 后果不堪设想。

问 ： 纺织博物馆的馆长曾经把上

海纺织行业的精神概括为 “奉献 ” 两

字， 您怎么看？
徐 ： 我同意这个概括 。 上海纺织

有着悠久的历史 ， 从黄道婆开始 ， 就

有句话说 “松郡织布， 衣被天下”。 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黄浦江沿线纺织厂最

兴盛， 像九厂这样规模的纺织厂杨浦

区有十多家。 当时我们成立安全互助

小组， 互相检查 ， 我到过的厂就有四

十多家。 纺织出口创汇在 1992 年之前

都是 50%左右。 我们不能忘记这一点

一滴的积累， 用 “奉献 ” 来概括是很

确切的。
纺 织 工 人 有 个 特 点 就 是 守 纪 律 。

当时厂里实行定制管理 ， 一张纸随意

放都不可以， 必须放到它应该在的地

方。 厂里一排排的机器都有地上画的

黄线圈起来， 放一个圆筒 ， 就必须放

到画的圆里面 。 凡有一辆一米见方的

推车， 下面就有一米见方的黄色线框，
推车必须停在黄框里 。 我们的检查就

以这个作为标准 。 办公室桌上也没有

多余的东西， 茶杯下面也有圆圈 ， 就

放在固定的地方 。 还要穿统一的工作

服。 厂里除了工人脸型不一样 ， 可以

说其他都是一样的 ， 非常统一 。 六点

半 早 班 上 班 ， 必 须 在 六 点 半 以 前 到 ，
抓 得 很 严 。 没 办 法 ， 机 器 一 直 在 转 ，
必须有人， 你不去前面的人就没办法

走。 我和我爱人谈恋爱也是 ， 说好六

点半到就六点半到 。 在我离开工厂之

前， 这些习惯一直保留 ， 要想改也挺

难的。
国棉九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工人

的朴实。 我刚进厂时那些四五十岁的

老工人， 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 ， 对国

家和厂都很有感情 ， 工作从来不讲条

件， 把厂当做自己的家 。 我也受他们

的感染， 单身的时候基本不回家。

问 ： 当时和纺织系统的其他工厂

有什么互动吗？ 和系统外的行业呢？

徐： 我们和国棉十二厂、 十七厂、
十九厂、 二十九厂 、 三十厂 、 三十一

厂 几 个 杨 浦 区 的 棉 纺 厂 组 成 了 联 组 ，
互相检查安全方面的漏洞 ， 避免安全

事 故 发 生 。 技 术 上 的 沟 通 也 是 有 的 ，
除了你追我赶， 还有比学赶帮。

我们厂里领先的技术革新有静电

纺 纱 ， 当 时 的 静 电 车 间 都 是 保 密 的 ，
还有无纺布的实验等等 。 厂里后来效

益不好， 为了维持下来就搞副业 ， 我

们 想 来 想 去 ， 九 棉 这 栋 楼 有 优 势 。
1992 年的时候刚开始搞股票， 全国各

地的人过来开证券交易所 ， 我们把一

楼腾出来给青岛的一家证券公司 ， 一

直到厂没有了 ， 他们才退出 ， 当时也

是人山人海的。
改革开放刚开始， 仪电单位很牛。

隔壁的电站辅机厂也比较挣钱 ， 每到

春节就发很多福利。 纺织工人多 ,我们

有一万多人， 发什么呢 ？ 我们就给厂

部提建议： 人家都是大包小包拎回去，
我们不能什么都没有啊 ， 要不给我们

每人发两棵大白菜。

要去外地招“小珍珠”了
问 ： 1992 年对九厂来说是比较

重要的时期， 改革以后厂里是什么样

的状态？
徐 ： 1984 年撤销布票以后 ， 纺

织品开始过剩。 一方面化纤产品代替

棉 纺 织 品 ， 布 匹 多 了 ， 就 滞 销 了 。
1992 年统购统销取消以后 ， 我们生

产的棉布要自己销售， 棉花也要自己

采购， 一下子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

济 ， 压力非常 大 ， 产 业 工 人 越 来 越

少， 效益也越来越不好。
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 上海的女

孩都不再愿意做纺织女工， 我们只好

到安徽、 江西的农村招女孩子， 老的

纺织工人叫他们 “小珍珠”。 因为看

到他们从比较远的地方来， 做这么辛

苦的工作 ， 我 们 对 他 们 也 是 非 常 心

疼。 将心比心， 我们的孩子都是独生

子女， 要让他们来做这么辛苦的工作

真的是很舍不得， 于是就把这些年轻

的孩子当做自己子女一样疼了。
大 部 分 “小 珍 珠 ” 后 来 都 回 去

了。 他们来上海也是为了学技术、 学

手艺， 老家也有纺织厂， 回去以后可

以在家门口就业。

问： 工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

化？
徐： 我们厂在 1992 年以后其实

一点点走下坡路了。 厂里每个月组织

经济分析会议， 我也参加了。 当时预

测到纺织厂会面临的形势， 我听了以

后非常担心。
到了 1993 年、 1994 年， 棉花买

不到， 招工招不到。 当时纺织厂有七

千多名退休工 人 ， 一 万 多 名 在 职 工

人， 包袱也比较重， 经常能听到 “这
个 月 发 不 了 工 资 ” 的 玩 笑 话 。 1994
年开始， 陆陆续续有人离开工厂， 有

人下海做生意， 纺织局开始 “壮士断

腕”， “压锭减员”。
当时有人下岗后天天拿着包在外

面转， 他没办法回去和家里人说自己

下岗了， 转到晚饭时间再回家。 纺织

局也是动足了脑筋， 上海航空公司刚

刚成立， 需要空姐， 就给了纺织局一

些名额， 几乎人人都想去， 印象中当

时有上万人报名， 最后只招了 18 人。
我 1996 年离开厂， 当时正好上

海 召 开 “城 区 工 作 会 议 ” ， 明 确 了

“两级政府、 三级管理”， 也就是要加

强区、 街道管理。 我有幸从九厂调到

区民政局，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聘居

委会干部。 当时很多居委干部都是厂

里退下来的中 层 干 部 ， 他 们 善 于 管

理， 也有善心。 纺织局的工会主席跟

我说： “你是九棉出来的， 我们纺织

厂的员工你们要多录用一点。” 后来

一条条保障线建立， 社区的保安、 保

洁等岗位消化了大量工厂员工。 现在

这些员工都到退休年龄了。
掌 握 技 能 的 男 工 不 愁 找 不 到 工

作，“小珍珠”大多回了家乡，留在厂里

的主要是一些老工人、中年工人，厂里

停产以后只留下一些看守人员。
纺织在上海不能生存也是有道理

的， 之前行业兴旺是依仗黄浦江的运

输优势。 但是从成本来看， 上海不是

棉花的原产地， 销售也需要运出去。
现在大部分棉 纺 厂 都 在 棉 花 的 原 产

区， 节省了运输的费用。 这个调整是

合理的， 但是过程是很痛苦的。

滨江老楼里能不能留一个博物馆
问 ： 您离开纺织厂以后 ， 对它后

来的情况有了解吗？
徐 ： 民政工作比较繁忙 ， 离开九

棉以后对厂里的情况很少关心 。 但在

厂里待了那么多年 ， 有些时候晚上做

梦， 觉得自己还在厂里。
大 概 是 2014 年 ， 我 们 机 关 党 工

委组织去看滨江 ， 去了才知道 ， 杨浦

滨江建设指挥部就在我们老厂的一栋

楼 里 ， 那 是 以 前 日 本 株 式 会 社 造 的 ，
日 本 人 还 在 那 里 种 了 一 棵 广 玉 兰 树 ，
有 上 百 年 历 史 了 。 我 在 厂 里 的 时 候 ，
那 个 日 本 老 板 专 门 来 过 ， 看 看 这 个

厂 、 这棵树 。 大家一开始不知道 ， 了

解到这段历史以后再看这棵树 ， 觉得

确实比其他的树粗很多 。 这棵树现在

作为文物保留下来了。
滨江公司所在的这栋楼 ， 是我们

以前的行政楼， 我在这里办公将近 16
年，对这个楼非常有感情。 一楼是保卫

科、财务科、工资科 ，二楼是厂长室 ，还

有计划科等等，三楼是政工部门。 当时

有个滨江公司的员工介绍 ， 说这栋楼

“修旧如旧”，确实修得不错。 楼里面的

窗 、栏 杆 都 是 原 来 的 ，地 上 的 马 赛 克 、
楼梯也是原来的。 原来变电站的地方，
现在装了电梯。 屋顶的平台修过了，原

来只是一般的屋顶 ， 我们写东西写得

头疼了就上去放松放松 ，晒晒太阳 ，现

在是空中花园了。 我专门拍了照，看了

很亲切。 站在三楼的阳台，透过锯齿形

的厂房，可以一直看到浦江。
总的来说 ，我还是很欣慰的 ，国棉

九 厂 能 够 留 下 这 栋 建 筑 和 这 棵 树 ，也

是对我们的一种安慰 ， 至少还有一些

实物我们可以看看。

问 ： 滨江建设 ， 您觉得在国棉九

厂老建筑里应该保留些什么 ， 能让您

和您的同事更有归属感？
徐 ：当时去滨江听了他们的介绍 ，

我就觉得里面可以用一定的面积搞个

博物馆。
以前厂里很多东西都散落在职工

手里，每一个物品都有一段故事 ，我手

里也有一些东西 ， 如果有地方可以存

放，我愿意把它拿出来。 我有一个民国

时期的存单 ， 我还为此写过一篇文章

发表在 《杨浦时报 》。 我做工会主席团

成员时单位发了个包 ，上面有 “第八届

工 会 ”的 字 样 ，还 有 《纺 织 工 业 史 九 棉

篇》一个系列的书 ，我太太可能还留着

作为生产先进发的毛巾 ，印着 “先进班

组”，一直都舍不得用。

杨树浦路
曾是一条不眠的路

一个普通工人眼中的棉纺产业变迁

位于杨浦滨江的原上海第九棉纺织厂修旧如旧， 在改造过程中完整地保存了原有的风貌。 本报记者 袁婧摄珍贵的第九棉纺织厂旧照。 杨浦供图

上海第九棉纺织厂员工徐崇伟。 徐崇伟于 1981 年退伍分配至国棉九厂从事保卫工作， 1996 年离开， 经历了国棉九厂从兴旺到改革、 关闭的过程。访谈对象：

原上海第九棉纺织厂的一层被改造成杨浦滨江公司规划展示厅， 通过视

频、 文字、 图片等多种交互展示的方式， 全方位展现了这座百年老厂房的历

史变迁。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楼梯转角的原木装饰柱被完整保

存下来 ， 展现了百年前工匠们精湛的

工艺。 本报记者 袁婧摄

第九棉纺织厂内部的 每 一 块 木 板

都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 经过特殊处

理后， 继续装点着楼层的角角落落。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滨江期待

80 年代 90 年代


